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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北平市社会局难民救助与社会秩序重建*

付 燕 鸿

[摘 要]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国共内战再起,战争制造了数量庞大的难民群体。地处华北入关

要道的北平,成为难民的重要汇聚地。北平市难民数量庞大,生活维艰,不仅加重了政府的救助负担,而且

严重影响到战后社会秩序的稳定。为重建战后社会秩序,北平市社会局作为官方唯一的救助机构,承担着

社会救助的责任,增设难民临时收养所、难民临时招待委员会、北平市救济福利事业审议委员会等救助机

构,同时推出收容、急赈、工赈及借贷等措施,这对于缓解战后北平难民问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

国共战事的扩大,北平待救难民数日增,然政府救助经费短缺,救助制度混乱,加之动荡不安局势的制约,

致使社会局难民救助的整体效果寥寥,国民政府重建社会秩序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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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作为自然灾害或军事冲突的产物,是困扰人类社会的一大难题。近代中国战争、灾害频发,
难民问题尤为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史学界对近代难民问题的研究已

有较多成果问世。就研究时段而言,多集中于抗战时期①。对战后难民问题的研究②,尤其是战后官

方的重要救助机构———社会局救助的研究,尚付阙如③。本文拟以华北难民聚集地的北平为观察对

象,立足于政府维度,在充分利用报刊、各类调查资料以及档案的基础上,对战后北平市社会局的难民

救助与社会秩序重建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从一侧面揭示国民政府失掉其政权的历史必然性。

一 战后北平难民问题与社会失序

近代中国战乱不断,天灾迭起,尤其是抗战时期,更是形成全国性的难民潮,这时期的难民问题已

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抗战胜利后,国内难民数仍居高不下。特别是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导致

许多家庭失去家园,流离失所,再度产生大量居无定所的难民。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

1946年底报告称,中国战争难民人数即高达82210158人④。北平作为华北交通要道,是战后难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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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汇聚地。北平难民总数,因其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得一个精准的统计数字,然北平难

民数众多却是不争的事实。1948年5月,北平市各市县同乡会登记的难民数达7.2万余人(新增的东

北等地的难民未计算在内),这些难民中非救不活的有2万人①。1948年11月天津《大公报》报道称,
北平难民数在12万以上②。北平难民数之多,令人瞠目。

就难民来源地而言,北平是临近的河北省难民逃难的首要之地,百姓多避难于此。1947年6月,
国共在冀东一带交战,许多民众相继来北平避难。据6月21日《华北日报》报道,冀东各县抵平难民

总数已达万人③。到1947年9月,北平市各难民收容所共收容难民9576人,其中河北9212人,其余

省份合计为364人④。1948年年底,社会局局长温崇信在北平市参议会报告中指出,难民的主要来源

为周边各县,又以冀东地区逃避战乱的难民为多⑤。北平是河北省难民逃难的重要流向地,河北籍难

民遂成为战后北平难民的重要来源之一。
国共内战爆发后,战区内的民众纷纷涌入,东北难民也是战后北平难民的重要来源。随着东北地

区国共双方冲突的不断升级,战区内的难民经由铁路线涌入关内,进入平津等大城市,“东北难民近日

源源来平”⑥。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社5月27日电称,“各地难民纷纷逃亡沈阳长春锦州以及入关者

不下50万人”⑦。此后,仍有许多东北难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北平,其中包括一些因战争失学的青年,
“东北难民似潮水一般涌入平津,其中并有失学青年二三千人”⑧。造成此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国内

政局所致,国共内战爆发初期东北局势动荡,大量难民逃入关内。待东北局势稳定后,逃难人数随之

下降。
除河北、东北籍难民外,随着战事区域的不断扩大,山西、察哈尔、绥远等地逃亡北平的难民数也

与日俱增,这可从当时的新闻报道中窥见一斑。山西、热河等各地学生难民纷纷来平⑨,察哈尔、绥远

等地的难民也逃难到北平,“平津察绥各地军事转紧……纷纷逃集平津一带”􀃊􀁉􀁒。这些来自外省的难

民,成为战后北平人口骤增的重要原因,也是政府的重要救助对象。
大量难民涌入北平,居无定所,身无长物,生活维艰。食物是基本的生存要素,也是难民首先要面

临的一大难题。许多难民颠沛流离来到北平,举目无亲,要靠政府的救济度日。然因政府救助迟迟不

能到位,导致许多难民缺衣断粮,陷入生存危机,“各处难民每日两顿粥,每人分配两碗,无菜,不足裹

腹”􀃊􀁉􀁓。各地难民纷纷来平,北平人口因此激增,“最大困难为粮食问题”􀃊􀁉􀁔。除粮食外,住的问题也是

难民面临的又一难题。虽然北平社会局组建一些难民收容所,但因收容能力有限,根本无法应对数量

庞大的难民。“平市难民已达饱和状态,各处难民收容所再难插入一人”􀃊􀁉􀁕。政府救助不到位,再加上

大部分难民逃难时多是匆匆出逃,随身又没有携带钱财,受财力限制,不可能住旅馆和租住房屋,又无

亲友可以投靠,无奈只能露宿街头,“东北难民来平日众,多流浪街头”􀃊􀁉􀁖。也有些难民寻找一些公共

场所居住,火车站常成为难民露宿之地。1947年6月,逃难来北平的难民日多,入城困难,因此许多

难民“多露宿车站”􀃊􀁉􀁗。为了生存下去,许多难民不得不靠乞讨为生,“最近大街上和公园门前,突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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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许多大姑娘作乞丐,也是难民,开口向人行乞”①。
流入北平的大量难民,衣食短缺,风餐露宿,生活苦不堪言。然最可怕的是传染病的流行,因卫生

条件的限制,一旦难民中有人患病,便会迅速传播开来,“流亡在平之东北学生五千人,终日窝头盐水,
体力日渐不支,痢疾、疟疾、疥疮普遍传染”②。囿于经济和医疗条件的限制,许多患病的难民多无法

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只能坐以待毙,致使大量难民死亡。在北平东郊棉厂收容所,“十日来因饮食医

药两有缺乏,已相继死去十八人,埋葬亦成问题。最成问题,时常有哺乳的母亲因疾病缺乳,婴儿死

亡”③。北方寒冷的冬天,对于衣不蔽体的难民来说,更是难以度过。1947年冬季,因气候严寒,北平

市四郊难民收容所的难民,“饥寒病倒者日多”④。
内战的爆发,是引发抗战后北平难民问题的始作俑者。随着内战的加剧,北平难民数与日俱增,

生存处境不断恶化,难民问题遂成为棘手的社会问题。北平难民问题的形成及其日趋严重化,不仅加

重了北平市政府的救助负担,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危机,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故引起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不少社会善士,慷慨解囊,对难民施以援助之手。1947年6、7月份,河北蓟县、三河、平谷

等县难民纷纷来北平逃难,一些未能进城的难民散居各小客栈及皇姑庵、清真寺等处,“扶老携幼,
状至凄惨”。于是一些商家自动募集小米,供难民开火之用。期间,还有一个六十岁老翁肩负玉米

面饼子110斤,卤菜一大包,赠予难民食用。另有一傅姓农民,捐助3万元,购柴86斤,供难民烧

饭使用⑤。1948年8月,刘建动捐助难民款项国币1000万元,连前共收10450万元,送社会局救济福

利事业审议委员会代发⑥。各地在北平的同乡会,也对平市的难民给予极大关注。蓟县、平谷、三河

三县的旅平人士,鉴于三县来平难民达千余人之多,衣食无着,遂成立三县来平难民辅导所,设法安插

难民⑦。
北平市舆论相对发达,诸多新闻记者关注难民疾苦,积极呼吁社会关注,同时发动难民募捐运动。

1948年9月,北平记者公会发动该会会员各捐一日所得,赈济平市难民及各方来平流亡学生,并将捐

款法币5亿余元,转交北平市社会局分发⑧。北平一些社会团体,还积极发起义演、义捐,募款救济平

市难民。1948年7月,北平国剧公会,为协助救济难民起见,自动发起国剧义演,所得款项全部移交

北平市社会救济福利事业审议委员会,备作救济难民之用⑨。
面对战后北平日益严峻的难民问题,舆论媒体积极呼吁,社会各界解囊襄助。政府作为社会救助

的主体,负有救助难民的责任和义务,北平市社会局在各界的推助下,也相继成立难民救助机构,并推

出系列救助措施,以期解决难民问题,稳定社会秩序。

二 难民救助机构的设立

战后北平市难民救助,除零星的私人救助外,难民救助最重要的主办机关是北平市社会局和救济

总署冀热平津分署。抗战结束后,接受国际救助物资而成立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下
辖的冀热平津分署,致力于战后各地的救助,该组织在北平地区同北平社会局合作办理了一些救助事

业。1947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宣布解散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及各地分署也随之解

散,其在北平地区办事处的物资转交给北平市社会局,社会局遂成为北平市唯一的官方救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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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独立办理各项救助事宜,难民救助是其重要活动之一。
随着战后国内局势的恶化,各地来北平逃难难民的日渐增多,设置难民收容机构,设法安置这些

难民,成为北平市政府社会救济事业中刻不容缓的一环,北平社会局相继在各处成立一些临时性难民

收容所。1947年初,北平市社会局决定利用国民政府社会部拨发的5亿元赈款,在安定门外地坛以

及朝阳门外日坛设立2处临时难民收容所,并拟于救济院习艺所、安老所、育幼所等机关,附设难民救

济站7处,预计收容处所可收容难民4000余人①。
为收容更多的难民,北平社会局不断增设难民收容所。1948年3月16日,因冬季所设粥暖厂停

办,难民群集,社会局不得不续办原先的15处难民收容所,这些收容所地点分别为地坛、西什库、教子

胡同、牛街清真寺、东郊棉厂、东郊皇姑庵、财神庙、祝家坟、法源寺、天宁寺、南观音寺、国子监、公主

坟、善果寺、白云观②。社会局举办的这些难民收容所预定收容人数可达6000人,即便如此,仍不能

满足日益增多的难民需求。至1948年5月,北平市所设难民收容所15处,乞丐收容所2处,收容人

数达6307人,超出了预定名额,人满为患。因此,社会局决定暂停继续收容,“俟将来在所难民疏散并

获得更多救济物资后再行收容”③。
除难民收容所外,北平市社会局还于1948年设立了专门的难童招待所,收容难童,“除供衣食住

外,并施以适当的教育”。这部分难童主要为街头流浪行乞的贫苦儿童,年龄多在8至15岁。至

1948年6月,难童招待所收容的儿童数量已达788人④。这些难民收容机构,成为难民的避难所,在
战后北平难民的收容救助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成立难民收容机构的同时,1947年6月北平市还成立了专门救济冀东难民的机构———“北平

市临时难民招待委员会”,也称为难民或义民救济协会。随着战事的愈演愈烈,冀东地区的国民政府

军队相继撤离,大批民众因此纷纷逃难至北平,北平东郊出现了“难民云集,扶老携幼,为状至惨”的景

象⑤。面对难民激增,6月21日,在北平社会局局长温崇信的主持下,北平市各机关团体联合组成“北
平市临时难民招待委员会”,其主要目的是救济来平的冀东难民⑥。北平市临时难民招待委员会下设

6组,即招待收容、检查、调查登记、诊疗、总务及监察。该会常务委员13人,由北平行辕民事处、河北

省急赈大队、北平市政府、社会局等13家单位分别指派⑦。与此同时,临时招待难民委员会还制定了

五项难民救济标准:(1)在平有亲友之难民,急协助其投奔亲友。(2)散兵游勇或有嫌疑者,应予调查,
有枪支者送往军事机关核办,无枪支者送入部队。(3)适合壮丁年龄者介绍入青年军。(4)无亲友可

投,而非壮丁之老弱妇孺予以收容,并设法助其从事生产工作。(5)失学失业青年介绍至辅导处收容

处理⑧。临时招待难民委员会机构的设立以及救济标准的确定,便于相关工作的开展。
北平临时招待难民委员会成立后,立刻组织调查各处收容难民数量。7月1日调查结果显示,当

时北平市难民较为集中的几处地区,如西什库(包括安老所)有393人,其中成人296人,儿童97名;
棉场(包括清真寺)共633人,其中成人456人,儿童177人⑨。临时难民招待委员会还在北平各地难

民较为集中的地方成立多处分会,以便难民救济工作更好地展开。至1947年7月16日,北平临时招

待难民委员会共成立4处分会,收容难民达2000余人􀃊􀁉􀁒。1948年9月,设有7处分会,分别为东郊分

会(东郊棉花厂)、西南郊分会(广安门外)、西什库分会、牛街分会、国子监分会、地坛分会、祝家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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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款五亿电汇到平,拟设难民收容所二、救济站七可收容四千人支持两个半月》,《华北日报》,1947年3月1日,第4版。
《社局办理紧急救济》,《益世报》,1948年3月16日,第2版。
《平市难民太多了社会局暂停收容》,《民强报》,1948年5月4日,第4版。
《街头流浪乞儿有了甜蜜之家》,《华北日报》,1948年6月18日,第5版。
《东郊难民云集招待委会成立》,《益世报》,1947年6月20日,第2版。

⑧ 北平市政府社会局统计室编:《北平社政二年》,北平:北平市社会局救济院印刷部1947年印,“总说明”,第1页。
《难民招待会成立并商定实行原则》,《益世报》,1947年6月22日,第2版。
《当局昨办理急赈难民可暂有饭吃》,《民强报》,1947年7月2日,第4版。
《难民安插问题》,《纪事报》,1947年7月16日,第4版。



会①。
其后,鉴于政府财政艰难等问题,北平临时难民招待委员会仅持续数月后旋即准备停办。1947

年8月,北平社会局召开临时难民招待委员会第三次常会,讨论议决自8月10日起,即不再收容难

民,并决定于8月21日起,办理结束,难民分别遣送。不过,随着北平难民的日渐增多,临时难民招待

委员会的遣散计划并未实施。在9月的第五次常会中,又提出改进难民生活的4项办法:(1)所收容

难民难以遣散者继续招待收容,并向河北省政府以及河北省急赈大队等机关呼吁共同负责;(2)难民

遣散时,均以遣送原籍为原则,大口每人发遣散费5万元,小口减半;(3)为使难民参加生产工作,向仁

立实业公司、妇女手工厂接洽工作,并购买生产资料及生产工具,使收容人员从事手工生产;(4)自难

民赈款下支款,修葺东郊及西什库招待所房屋②。可见,临时难民招待委员会并未如期解散,而是继

续存在并指导着北平市难民救济工作的开展。
随着战火的不断蔓延,全国各地难民数量激增,难民问题不仅仅是北平一地的问题,在全国许多

地区均成为社会问题,各地政府的难民救助任务日繁。如何统筹各地救济事业,开展难民救助刻不容

缓。为此,国民政府社会部于1948年拟定各重要地区难民救济计划,设立救济福利事业审计委员会,
以主管各地救济事宜。鉴于此,1948年6月1日,北平市社会局联合平市各慈善机构,组织成立“北
平市救济福利事业审议委员会”,所有流亡学生及难民救济,均由该会办理③。该会设主席、干事两

职,由北平市社会局长温崇信担任主席,华北国际救济委员会执行干事沈慕生任副主席,下设赈务、视
导、事务三组,计划救济7万余人④。至此,北平市内公私各慈善机关在其指导下开展工作,各慈善机

构均纳入了社会局管辖之下。
北平市救济福利事业审议委员会成立以后,根据社会部颁发的各市重要地区难民救济计划,制定

了《北平市难民救济实施办法》,明确救济对象———“以因匪祸水旱天灾之老弱妇孺残疾无工作能力乏

人抚养且非赈济不活者为救济为限”,救济期限为三个月⑤。北平市救济福利事业审议委员会计划在

市内设立25处难民收容所,预计救济7万余人⑥。该会成立后,先在北平市原有的救济机关救济院

及妇女手工厂内附设难民收容站,除此之外,又新设立诸多难民收容所。至1948年7月20日,北平

市的难民收容所已达20处,收容难民达9373人⑦。北平市救济福利事业审议委员会的设立,联合了

北平市各慈善机构,使城市收容救助的能力也有所提高。
总之,面对战后日益严峻的难民问题,北平市社会局广设临时难民收容所,并成立临时招待难民

委员会和救济福利事业审议委员会等机构,统筹难民工作安排,使得难民救助事宜处于社会局的监管

之下较为有序地进行。北平市社会局难民救助机构的调整和增设,无疑利于战后北平市难民救助事

业的展开,在此情况之下,北平市政府推出各种救助措施,试图解决日益严重的难民问题。

三 难民救助措施的推出

战后北平社会局作为官方唯一的救助机构,承担着社会救助的主要责任。北平社会局于1928年

8月6日正式成立,隶属于市政府,内设4科。其中,第四科掌慈善救济事宜,分慈善事业、救济、妇女

职业、社会习俗四股⑧。战前北平社会局几经调整,但社会救助一直是其重要职能。1937年起,日伪

政府设北京特别市公署社会局,内设秘书室及第一、第二和观光科,其中第一科的公益救济股事务涵

盖公益慈善组织审查、救济院考察、贫民灾民救济和临时赈济等⑨。抗战结束北平复员伊始,北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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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市各难民招待所一览表和河北省社会局配发领有善后救济总署缝纫机之机关团体手针机针钮扣的代电》,北京市档案

馆藏,档号:J002 001 00577。
《改善难民生活社会局派专员负责招待会议决四办法》,《华北日报》,1947年9月20日,第4版。
北平市政府社会局统计室编:《北平社政三年》,“总说明”,第2页。

⑥ 《平救济福利审委会成立七万余人将受救济》,《益世报》,1948年6月6日,第4版。
《社会部关于抄发北平市难民救济实施办法、纲要及工作等代电》(1948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 007 01058。
《社会救济委发表救济情形》,《华北日报》,1948年7月23日,第4版。
《社会局组织职权一览表(1928年9月)》,《市政公报》1928年第4期,“法规”,第61页。
《北京特别市公署社会局组织规则》,《北京市政旬刊》第14期,1939年4月,第4版。



政府接收日伪北京特别市社会局,并对其组织机构进行改组,精简机构。改组后,北平社会局有救济

院、社会服务处、妇女手工厂、平民食堂等常设的附属机构。北平市社会局救济院下包括有习艺所、安
老所、育幼所、妇女教养所、平民习艺所五个附设机构①。战后北平市各项难民救助工作的开展,主要

由北平市社会局救济院及其附设机构,以及新设立的临时难民收养所、临时招待难民委员会和救济福

利事业审议委员会等负责办理相关事宜,其开展的主要救助活动是难民收容、临时急赈,同时也开展

一些零星的工赈、借贷救助、教育救助、医疗救助等活动。
难民收容是北平社会局对难民实施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救助措施之一。战后北平社会局设立临时

的难民收容所、临时招待难民委员会,承担着绝大多数的难民收容工作,同时社会局下设的附设站,也
承担了部分难民收容工作。北平市社会局临时难民收容站所收容对象以老弱妇孺为主,收容期限三

个月,难民入所后依据同县村镇籍贯分别编成组②。据1947年的《北平社政二年》统计,当年9月,社
会局在各处设立临时难民收容所及下设的附设机构,共收容难民2637人,其中成人1813人,儿童

824人③。1947年6月,北平临时招待难民委员会成立之后,增设大量的难民收容所,难民收容人数

得到进一步扩大。7月,仅北平临时招待难民委员会成立的四处分会就收容1726人④。1948年6
月,北平市救济福利事业审议委员会成立后,北平市难民收容所数量再次得到扩充,又增设五处难民

收容所,收容人数也不断攀升,达7420人⑤。战后社会局设立的这些难民救助机构中,大量收容难

民,至9月份北平市共设立19处难民收容所,收纳人数已达到9576人⑥。这些机构是北平市收容难

民的主要机构,在收容难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北平社会局设立多处收容所,然各难民收容所中存在严重的供应、卫生等问题。1947年,有人发

文抱怨难民收容所食不能饱腹,住宿条件差,“难民入了收容所,吃饭仍然不能饱”,“住的难民可是太

多(指一个屋子说),屋子之内人躺满,招得苍蝇蚊子跳蚤臭虫赶也赶不掉,再加上汗气臭气,真是熏

人”⑦。1948年,北平市卫生局对市内各难民收容所进行调查时发现,这些收容所皆存在严重的卫生

问题。房间人数过多,大多为地铺,地面潮湿生虫,屋顶漏雨,屋门损坏,且寝室内放置炭炉,做饭兼带

取暖,碳气严重,极易中毒。供水与排污方面,更是糟糕,水源不一,无储水能力,污水随地倾倒,污染

水源,使得肠胃病患者日多,露天厕所林立,粪水横流,野草与垃圾遍地,滋生蚊蝇,喷洒杀虫剂亦无太

大成效⑧。“食粮不够,住处狭隘,环境卫生不良,医疗缺乏,欲工作而无门”⑨,成为众多难民收容所内

难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尽管难民收容所环境差,膳食不佳,但实际上难民也难以入所。难民进入收容所,要受诸多条件

的限制,即使符合条件的难民入所,手续也极为复杂,致使一些人来不及入所已发生饿死、病死的惨

剧。为此,一些报刊呼吁,简化入所程序,“凡是难民都可入所,不应该要很多的手续来刁难”􀃊􀁉􀁒。
在开展难民收容工作的同时,北平市社会局也适时推出急赈措施。所谓急赈是直接散放赈粮赈

衣等赈济物资,临时赈济灾难民方式的统称。冬赈,又称冬令救济,是北平市社会局办理临时急赈的

主要方式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局救助难民的主要活动。冬赈以筹设粥暖厂、施放赈粮赈衣和发放救济

金等为主要内容,时间一般为每年的11月底至次年的3月初,为期3个月左右。为规范冬令救济事

业,1946年1月国民政府社会部指示北平市社会局,组织成立“冬令救济委员会”,以社会局局长为主

任委员,组织常务委员会,全权负责办理冬赈事宜。并规定救济对象为以下五种:一、鳏寡孤独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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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北平市政府社会局统计室编:《北平社政二年》,第1、21页。
《社会局临时难民收容所站收容办法及设置地坛收容所办理壮年从军和拟强制入营选举情报人员等签呈》(1947年1月1日

至12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02 006 00358。
《难民招待委会收容难民有数》,《民强报》,1947年7月17日,第4版。
《安置本市难民增设五处收容所,现共收难民七千余人》,《华北日报》,1948年7月14日,第4版。
北平市政府社会局统计室编:《北平社政三年》,第19~20页。
《难民的呼声向当局呼吁四事》,《华北日报》,1947年7月19日,第4版。
《北平市卫生局视察各难民收容所环境卫生状况改善计划》(1948年7月29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05 001 1653。
《难民生活极为困苦》,《华北日报》,1948年8月2日,第4版。
《如此救济放赈不定期入所手续繁》,《华北日报》,1948年1月23日,第5版。



二、难民(但在当地已有职业可以生活者不予救济);三、灾民(以不能生活者为限);四、抗战军人家属

(家境可以生活者不予救济);五、生有子女至五人以上家境赤贫者①。
据北平市社会局统计室编印的1946—1948年的北平社政统计显示,战后北平市社会局共举办了

三年冬赈,发放大量救济物资赈济灾难民。在历次冬赈工作中,办理粥暖厂为社会局冬赈的重要环节

之一,同时对于灾难民来说,也是救急活命的最直接手段。1945年12月至1946年3月为期三个月

的冬赈中,设置粥厂21处,暖厂7处,粥暖厂28处,食粥人数计2220361人次②。1946年12月至

1947年3月冬赈中,设粥暖厂33处,食粥人数计1971889人次,耗用粥粮数达549377市斤,燃料

590046市斤③。1947年冬,由于北平难民数量急增,拟设立的粥暖厂数量增加至47个,办理时间延

长至三个半月④。实际上,在1947年12月1日至1948年3月15日的冬赈中,共设立粥暖厂46处,
食粥人数达3677883人次⑤。

冬赈中设置的粥暖厂既有公办性质的,也有官商合办的,还有一些私人施赈的。如1947年12月

1日至1948年3月15日的北平市冬赈中,共设粥厂27处(公立20处,合办3处,私立4处),设暖厂

19处(公立2处,合办2处,私立2处,社会局附设暖厂13处),粥暖厂共计46处⑥。显然,这些粥暖

厂以官办性质为主导。由于社会局本身并无足够人手,因此这些粥暖厂只能在社会局的管辖下,依靠

各个社会团体出面协助办理。办理粥暖厂所需的经费,一小部分来自政府拨付。如1947年1月《华
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粥暖厂的经费,由国民政府和北平市政府拨付,仅3500万元⑦。如此多的粥

暖厂,这区区的经费数目,显然无力支持庞大的开支,粥暖厂时常岌岌可危。
除设立粥暖厂外,发放赈衣也是北平社会局在难民冬赈中采用的重要方式。冬天北方尤为寒冷,

因此发放赈衣对难民有特别重要的急救作用。战后北平市各年冬赈中均有筹措赈衣施放的记载。

1946年的冬赈中,在善后救济总署平津分署的协助下,北平市社会局筹得棉赈衣共计40525套,分发

给粥暖厂收容的贫民御寒⑧。1947年后,善后救济总署解散,北平市社会局筹措各种物资的能力急剧

下降,赈衣的筹措也随之陷入困境。筹集的棉衣数量不足,且迟迟不能发放到灾民手里,而一些发放

的棉衣多破旧不堪,许多因太小根本不适合成人穿,“所谓棉衣全是些小孩子的衣服,大人都不能穿,
并且全都破烂不堪,连修补都不行”⑨。

北平市社会局采取的收容与急赈措施,对于背井离乡的逃亡难民来讲,虽能解燃眉之急,但毕竟

是权宜之计,为了广大难民谋求长远生存发展之需,社会局还向难民推出工赈、借贷等救助措施。所

谓工赈即以工代赈,是指政府以灾难民向政府举办的公共工程投工为条件而向救助者提供救济的一

种形式。战后北平社会局也采用此种方式救助难民。1948年1月,社会局所属东郊棉厂难民收容所

为生产计,特由该局指示设立工厂,经批准后旋即成立纺织毛线工厂,设机器60部􀃊􀁉􀁒。同年3月,北
平社会局为谋求生产救济,在公主坟收容所筹办毛织厂1处,可容工人百余人,织毛1斤给工资

11000元􀃊􀁉􀁓。工赈相对于传统的单纯以“养”为主的救济方式有明显进步性,利于推动近代救助事业的

发展。
为了让更多的难民能经营小本工商业,藉以自谋生计,北平市政府还向难民提供借贷救助。难民

借贷始于1947年5月6日􀃊􀁉􀁔,由社会局委托小本借贷处进行办理,并准备了1亿元的特种难民借款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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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本借贷处今日起办理救济难民放款》,《华北日报》,1947年5月6日,第5版。



金,每户难民可借到15万元的贷款,限期3个月,每月利息为4分①。向政府申请此种借贷的难民,需
要同乡会担保,社会局登记核查。除持有社会局发放难民登记证明外,还需要手续齐备。此外,难民

不能连续借款,两次借贷之间必须间隔三个月②。由于贷款手续复杂,大部分难民难以满足条件,根
本无法得到这些救助。难民中能够贷到借款的人数并不多,不过数户而已。同时限定贷款期限,期限

一满要立刻还清,不能继续借用③。因此,借贷救助难以惠及多数难民。
众多难民生活困难,食不果腹,很容易患上各种疾病,加上各收容机构卫生条件差,各类传染病很

容易在难民中传播。因此,在救助难民时北平市社会局对难民的卫生情况也给予关注。北平难民招

待委员会的东郊分会,不仅对收容的难民施放粮食,还施以医疗救助,“难民如遇疾病,除由东郊卫生

事务所诊治外,其患重病者,即送公立医院医疗”④。春季是各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为预防计,社会

局还筹划难民接种事宜。1948年3月,北平社会局与卫生局商议,派医务人员为各收容所难民种痘,
并按日派巡回诊疗车前往施诊,遇有患重病者即送附近医院住院治疗⑤。在生病患染疾病的难民中,
产妇受到北平市社会局的特别关注。1947年11月,社会局报告难民医疗问题称,由各招待站附近卫

生事务所负责,对难民中怀孕生子者,社会局介绍其前往公益助产医院或其他产院,免费助产,并发给

助产费10万元。对于病情重大者,则由市立医院诊治⑥。
此外,在流亡北平的众多难民中,难童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北平社会局对于贫苦儿童和难

童的学习问题也进行了一些工作,试图为其提供基本的教育。1947年11月,北平市社会局在东郊难

民收容所附近开设临时教导所,收容难童124人。西什库有难童164人,大部均在附近小学就学。国

子监识字班有难童125人,地坛识字班有难童48人。与此同时,社会局还计划将地坛作为难童补习

学校,专做教养难童之工作⑦。同年,社会局为扩大社会服务范围,在其附设的第二、第三平民食堂中

增设成人和儿童识字班⑧。在基本的识字教育外,北平市社会局还尝试让难童接受更加全面的教育。

1948年3月,社会局在办理临时急赈中提出,计划组织设立一所完全免费的小学,收容失学难童进入

学校学习,收容数目视学校大小而定⑨。北平社会局对难童施以教育救助,不仅使救助者获得基本的

文化知识,也为救助者日后自谋出路打下基础。然因时局战事,此种措施并未很好地贯彻落实。
随着战争局势渐趋稳定,大批难民开始返回自己的家乡,由于返乡的难民太多,协助难民返乡也

成为政府救助的内容之一。对于遣返难民,政府也听从难民意愿,将愿意回乡且符合返送条件的遣送

回家,社会局在遣送难民事务上通常和路局、航政局等部门合作办理相关事宜􀃊􀁉􀁒。一般由政府提供返

乡车辆,或者由政府出资购买车票,将难民送返回籍。同时,政府也会发给难民一些遣返费。如1947
年9月,北平社会局遣返难民返乡,均以遣送原籍为原则,大口每名发给遣散费5万元,小口减半􀃊􀁉􀁓。
北平市地方财政捉襟见肘,自然不愿承担救济难民的重担,于是采用这种简单的遣送回籍的办法,这
显然是一种消极的做法。

四 重建社会秩序的失败

战后北平市社会局为救助难民成立救助机构,安置来平的被难同胞,为这些难民提供赈粮、赈衣

等物资,这些措施在救急活命,保障难民基本生活需求等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北平社会局增设

诸多的难民收容机构,收容大量来平难民。1948年9月份,仅北平市社会局设立的19处难民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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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纳的难民就达9576人①。政府的收容,使得他们暂时有栖身之处,免遭露宿街头之苦。临时急赈

作为北平市社会局难民救助的主要手段之一,受益人群更大。其中,设粥暖厂是社会局开展临时急赈

的主要方式,相当数量的难民依靠这一救济得以度过寒冷的冬季。据北平市社会局报告历年冬赈救

济中食粥人数,1946年为197万人次②。1947年冬赈,粥暖厂救济人数则攀升到367万人次③。投靠

粥暖厂的除部分本市贫民外,相当一部分是流落到北平的难民。这些粥暖厂,使得大批难民免遭冻饿

之苦,对于难民救急发挥着极大的作用。1948年3月,北平社会局局长温崇信在北平市临时参议会

一次会议中称,都市中待救人数越来越多,1947年虽然相对1946年增加了1/3,但“未闻有因饥寒而

死者”④。此话虽为北平政府的自夸之语,但也能反映出冬赈可以大大减少冬季大量难民因冻饿而死

的可能性。
尽管北平市社会局在战后的难民救助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然从整体来看,救助成效并不理想。

在救助过程中存在救济不及时、不到位等问题,由此导致在北平街头时常可以看到大量流浪乞讨的难

民,“东北口音少女在街头讨饭及学生流离失所者比比皆是。冀东难民亦如潮涌到,蓟县难民徒步三

日,到后无人救济”⑤。甚至一些难民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济,垂毙街头。1948年6月14日,北平太

平仓口,有一对聋哑夫妇,衣衫褴褛,行至平安里前,妇女突然栽倒,面部伤破,众人围观,后男士出示

难民证明,得知二人为两日未进米粒的逃平难民⑥。同时,在一些难民收容所内,由于物资供应不足

导致营养不良,加之卫生环境恶劣,致使收容的难民,尤其是难童的患病、死亡率极高。1947年11
月,《华北日报》记者对北平难民收容所进行调查,发现收容住所环境恶劣,卫生不堪,因为地下潮湿,
已有40多个小孩死亡⑦。1948年7月,国子监难民收容所内发现疑似猩红热的传染病,一周之内有

十余名儿童病死,年龄大多在10岁左右,同时仍有60余名孩子患有重病⑧。1948年8月,北平社会

局对难民收容所调查发现,收容所内卫生极差,加之难民每日饮用生水,故发生肠胃病者日渐增多,尤
以儿童病情为甚。在后续的调查中,有一处收容所报告称,该所难童周小子与丁保应,皆4岁,七八月

间因肠胃病及营养不良而病死,而15岁以下儿童因营养不良和抵抗力差,患病者特多,死亡者也不在

少数⑨。所谓的难民收容所,实成了“人间地狱”!
诚然,战后北平市政府在救助难民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其救助的整体效果寥寥,难民问题始终

困扰着市府当局。究其原因,主要受经费短缺,救助制度缺陷以及动荡不安局势等因素制约。
首先,社会局救助经费短缺,救助物资匮乏,直接影响着救助工作的开展。救助工作的开展,离不

开充足的经费保证,这是救济机构能否扩充设施、收养规模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的前提。然而,在战

后北平市的难民救助中,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具体工作多由北平市社会局开展。社会局作为北平市

政府的一个下属机构,其承担的职能繁多,除社会福利与救济之外,还包括工商业登记调查、基层保甲

编制、人民团体训练与监察、合作事业调查等。北平市社会局拥有庞大的行政机构并肩负庞杂的职

能,然 政 府 拨 付 的 经 费 却 十 分 有 限。1945年10月 至1946年8月,北 平 市 政 府 各 种 支 出 达

13791927285元,然而社会局的经费支出总额仅为330752397元,在市政府全年经费支出中仅占2.
4%􀃊􀁉􀁒。在社会局事务繁杂、人员众多的情况下,如此少的经费,救助工作如何开展。

在北平社会局举办的难民救助活动中,其经费主要来源是政府下拨,另一来源就是依靠社会募

捐。在政府下拨的经费中,大额多依靠中央社会部拨付的赈款。战后中央社会部究竟给各地拨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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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赈款,目前尚未找到系统的统计数字。但这部分经费数量有限则是不争的事实。如在1947年3
月,社会部拨给北平市救济难民赈款5亿元,社会局拟定使用办法,预定设立难民收容所两处,难民救

济站七处,此款也仅能支持两个半月①。随着北平难民数量不断增加,通货膨胀不断加剧,此数额的

赈款无疑是杯水车薪。
此后,因国民政府将大量资金投放在应对战争上,军费耗资巨大,财政问题严重,故国民政府拨付

的赈款不仅数量有限,且迟迟不能到位。1948年,社会部令北平市社会局办理难民紧急救济事宜,计
划救济难民2万人,救助期限自6月1日起至8月底止,历时3个月,拨款1000亿元充作各项救济费

用。但直到7月21日,社会部赈款仍未到位。赈款虽无着落,然难民数却不断增加,仅东北学生入

关,救济人数已激增至2.5万人,超过原计划四分之一。北平市社会局只有向合作社、联合社贷粮,以
图暂行维持,前后借粮食超过60万斤。如此以来,即使社会部的款汇抵达,扣除所借粮食外,已所剩

不多。中央的赈款无法落实,北平市政府财政状况也十分窘迫,政府束手无策,“惟在市库窘缺之今

日,除向中央续请拨款外,恐将别无良策”②。后来中央1000亿的急赈款虽然到位,然扣除借款之外,
所购食粮,也仅能维持一周所需,后继乏术。一周后难民及流平学生即将断炊,为此当局不得不各方

奔走,以谋解决救济粮食问题③。可见,中央政府拨付的赈款不仅数额有限,而且时常遥遥无期。为

此,北平市社会局呼吁政府共同承担救助责任,加大资金投入力度④。1948年11月28日,北平市救

济福利审议委员会又电请社会部,速拨专款金圆1千亿,以便继续工作⑤。然国民政府忙于打内战,
自顾不暇,自然也不会在难民问题上投入过多的精力和经费。

面对数量庞大、嗷嗷待哺的难民,为解决救助资金短缺问题,北平市社会局曾试图采取募捐的形

式,向社会各界劝募救助资金。如1948年10月,北平市冬令救济委员会为筹集冬赈资金,发起一圆

救济募捐运动,期间进行各种宣传,并组织人员进行多方劝募。社会各界也捐款踊跃,但收到款项也

不过区区千圆⑥。而据当时北平社会局报告的冬救筹备工作报告显示,当时的筹款目标是20万金

圆。政府实际筹到的赈款数额,显然距离筹款目标相去甚远。抗战前北平的工商业本就衰退,抗战结

束后北平尚未从战争中恢复,内战战事再起,工商业则陷入萧条之中。工商业不振,北平市社会局想

从社会上筹集到大量的救助经费无疑是困难重重。
庞大的待救群体,捉襟见肘的救助经费,使得社会局的难民救助时常难以开展。1948年8月,仅

北平市救济福利审议委员会负责救济的难民就达11006名,流亡学生计17598名,每日需要粮食3万

市斤,其库存粮食只有玉米面,且仅能维持数日,然中央拨款杳无音讯。为此,救济福利审议委员会藉

口“本会职员甚少,兼办学生和难民救济,虽勉力支持,但顾此失彼,应付维艰”,要求市府把救济学生

业务划归教育局⑦。
北平社会局不仅救助经费有限,还要遭受物价飞涨的考验。战后国民政府为筹措军费大量发行

法币,造成法币数量骤增,国统区通货膨胀空前严重,投机商囤积居奇之风日炽,各种物价腾贵。据

《大公报》记者称,其到达北平仅两个月,然“物价平均涨五倍,水果达七八倍”,由此感叹称“物价要扼

死老百姓的咽喉”,然这只是战后初期的情形⑧。愈到后期,通货膨胀越严重,物价更是高的离谱。以

至于北平市老百姓抱怨道:“沦陷区收复尚不久,所以确实尚未失尽人心,可是到了今天呢? 最显明的

事实是物价问题。白米白面我们是不常吃,也不大打听价钱,只以我每天不可或缺的棒子面来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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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阳历年冷落物价高涨苦人多》,《大公报》,1946年1月6日,第3版。



天差不多合伪币三百元一斤了,煤块七十五元一斤了,其余柴菜油盐无不青云直上。物价如此的威

胁,我们老百姓真到了快饿死的时候了”①。各类物价飞涨,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北平市民基本的生存物资已难以保障,难民的救济物资更是可想而知。在赈款物资短缺的情况

下,政府常采取“借东补西”的做法。1948年9月,流亡到北平的难民及学生人数已超过3万人,每人

日以食粮1斤计,即需粮3万余斤,除以往中央拨款及捐助款项外,全赖借粮供应,截至18日前后,借
合作社、联合社杂粮130余万斤均已用罄。后又向市府借款购粮,也仅能维持数日,此后救济工作如

何维持成极为迫切的问题②。1949年1月,北平市救济福利审议委员会所属之难民收容所,城内有

10个开始工作。然因该处经费缺乏,食粮存量无多,收容所每日发给难民的食粮已不能维持过去1
斤的数额,改为杂粮半斤③。经费短缺,救济难民的标准一减再减,整个难民救助工作时断时续。

其次,北平社会局救助制度混乱,严重影响着战后难民救助工作的开展。救助标准的建立、救助

物资的筹集和发放必须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规范,这是开展救助的依据。国民政府针对难民问题虽然

制定了相关的救济法令,但多是临时性的工作规范,具有很大的弊端。这导致在实际救助工作中,北
平市政府不仅救助数量有限,救助行动迟缓,且管理混乱,黑幕重重。1947年6月,河北省社会处向

北平市四处难民收容所拨发50吨杂粮,却因手续复杂迟迟未发,为此社会处又取回20吨,剩余30吨

仍旧难以下发④。难民所内部不仅赈粮发放迟缓,冒名领取救济食粮的事情时有发生。1948年11
月,继流亡学生冒领救济食粮后,难民收容所也发生类似事故,《明报》对此报道称:“真相是否难民冒

领,亦或经手人中饱,尚难断言”⑤。可见媒体对于难民所的管理也持怀疑态度,无论是难民冒领,亦
或是管理人员中饱私囊,均是管理上的失责。为避免冒领,此后收容所采用点名的办法。

效率低下尚为其一,贪污赈粮,剥削难民利益在救助中也屡见不鲜。1947年,北平第14区发生

保长代难民换煤贪污案,引起各方面极大关注,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后经查明情况属实,乃该区第一

保副保长于凤池,受东郊难民救济委员会委托将社会局拨发给难民的原煤调换为烟煤,便于难民土灶

烧用,然于凤池竟伙同他人,将煤调换为劣质烟煤,并扣留其中差价为己用,使难民无煤可烧⑥。此类

贪污之事报刊多有报道。1947年8月《益世报》发文揭露难民救助中的贪污黑幕,称:冀社会局拨救

济小麦50吨于北平区,其中有20吨运往运通州,剩余30吨中只有10吨分配北平,各收容所未发的

20吨,用途不明;“七七”劳军捐款数目甚大,而难民未得分文,北京饭店筹赈捐款及义务戏的12000
万,亦下落不明⑦。不仅救助物资被贪污,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也极为低下。1948年3月,石门

万余名难民长途到达北平,结果大失所望,“虽有少数面粉救济,但有往返十余次没领到的”⑧。事关

救济,救命如救火,难民救济粮迟迟没能领取,可见行政人员办事效率之低下。社会局在难民救助上

或因制度不完善,或因公务人员素质低下,导致救助中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和缺陷,这既是对难民利益

的伤害,也是对政府声誉的打击,并严重制约着救助工作的开展。此外,在社会局开展的诸多救助措

施中,有收容、急赈等传统的救助方式,同时也开展一些新式的工赈、借贷、教育救助等,但从总体来看

仍以传统手段为主,新式救助手段只是零星点缀,成效微乎其微。
最后,内战导致的动荡不安的局势,从根本上制约着战后北平市社会局难民救助工作的开展。不

论是社会救济事业,亦或是社会建设事业的开展,皆需一个良好的环境,以便保障工作的顺利实施,因
此,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然不论是战后北平难民问题的形成,还是难民救助工作的开展,无
不受到战时局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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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后北平难民来源来看,主要来自战事集中的东北及周边临近省份。1947年9月16日,北平

市社会局局长温崇信在社会局报告中指出,北平难民数量已达2万余人①。随着内战交战区域的不

断扩大,周边省份涌入北平的难民不断激增。1948年5月《大公报》报道称,北平难民已达5万之众。
至1948年11月已达12万②。这些数字未必精准,然随着国内局势的不断恶化,国共军事冲突的加

剧,北平难民数量愈来愈多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实际上,北平市政府除需救助难民外,还要对本市

的其他贫困群体进行救助。1946年8月,北平市各区贫民户口调查结果显示,北平市第一区至第十

五区共计有文贫、次贫和极贫户数24451户,86310口③。这些还只是政府救助的户数统计,而不是整

个北平市贫户数的统计,同时社会局还需要对失业工人提供救助,社会局需要救助的人数实在繁多。
而大量难民的不断涌入,无疑使北平当局雪上加霜。

数量庞大的待救群体,远远超出了北平当局的救助能力。1948年5月,北平难民日众,据非正式

统计有难民2万余人,而社会局仅能收容6000人,“余均嗷嗷待哺,每日扶老携幼赴局哀嚎,形如一群

恶鬼”④。即使难民多达十余万人时,当时北平市政府设立的19处难民收容所,收纳的人数也不过区

区9576人而已⑤。从实际救助的数量来看,显然与北平市待救难民数相去甚远,远不及当时难民总

数的十分之一。囿于能力所限,社会局又无力增设新的收容机构,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难民不可能得

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为此,有报纸发出“难民莫再来了,故都无法收容”的呼声⑥。
随着军事交战区域的扩大,各地交通破坏严重,通货膨胀,物价狂飙,民不聊生,国民政府的统治

危机日益加深,北平市政府的难民救助工作根本无法开展。1948年10月,由于救助人数有限,各收

容所对请求入所的难民实施严格限制,“仅限老弱妇孺,壮年男子无此资格”⑦。12月,社会部以北平

难民急待救济,特拨急赈款100万元,然因空运不畅,请“剿总”垫支。当时北平城内六处收容所已满,
然仍有众多难民无家可归,城外难民更远超过城内。故北平市社会局拟定扩大赈灾办法:1.城内无家

可归之难民,编入收容所,供给食宿。2.与军事当局交涉准予出城恢复十处收容所供粮。3.组织救济

大队,携带食巡游郊区,遇有毁家无住难民随时救济⑧。然随着国民政府军事上的失败,北平社会局

拟定的这一计划显然无法实施。
到内战后期,难民数有增无减,政府亦无暇顾及,北平市社会局遂开始大规模遣返难民回乡。

1949年1月开始,北平市救济福利事业审议委员会制定难民疏散办法8条,设法使难民离开北平市

内,并规定凡该会收容救济之难民,已达3月以上者,统限于1月20日以前离境,否则不予继续收容

救济⑨。自北平市当局开始办理疏散人口出境后,申请者踊跃。然战火未熄,整个社会破败不堪,广
大民众无以为生,各地难民在在皆是,回籍无疑是坐以待毙,无奈只有颠沛流离到他处。大量难民为

谋求活命纷纷至北平逃难,然后又大规模逃离,这不仅反映出广大难民对北平市政府救助工作的不满

与失望,更昭示着国民政府在战后改善民生问题上的失败。
随着国民政府军事上的大溃败,国统区经济全面崩溃,国民政府的覆亡已是大势所趋,无力也无

心承担起救助的责任。与此同时,东北局势已定,北平处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国民党政权

接近崩溃,北平市内难民数不断激增,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面对饥民遍地,民
怨沸腾,社会失序,北平市政府束手无策,其战后重建社会秩序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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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  语

北平处于华北交通要道,便利的交通,相对完善的救助,成为战后难民的重要汇聚地。数以万计的

难民充塞北平,啼饥号寒,生存维艰,加重了北平市政府的救助负担,也影响到战时社会秩序的稳定。
面对日益严峻的难民问题,北平市政府有救助的责任和义务。北平市社会局作为改善民生的专

设机构,为应对难民问题,增设救助机构,同时推出收容、急赈、工赈、借贷等救助措施,这对于救急活

命,改善难民处境,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然因救助经费短缺、物资匮乏以及救助制度的混乱等,严
重影响着战后北平难民救助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内战导致的动荡不安的局势,从根本上制约着难民救

助,一方面战局导致难民不断滋生,大量难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北平,庞大的待救群体,使北平市当局在

救助难民工作中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忙于战争,根本无力开展相关救助工作。诸种因

素交织,导致战后北平社会局难民救助的整体效果不彰。特别是到解放战争后期,庞大的军费开支,
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发行货币以扩大财源,然又陷入通货膨胀的泥沼,社会失序,民不聊生,大量难民在

死亡线上挣扎。
战后北平市的难民问题,并非北平一个城市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需要面对的问题。国民政府发

动内战,成为制造难民问题的始作俑者。难民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结束战争,创造一个稳定和谐的

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构建完善的救助制度,多方合作,加大救助的力量,难民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以

解决。战后难民救助不仅关乎难民本身的生存,而且关系到战后社会秩序与稳定,关系到民心向背与

国共命运走向的重大问题。北平市社会局难民救助的失败,是国民政府改善民生问题失败的一个缩

影,昭示着其最终失掉政权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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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ost-warRefugeeReliefofthePeipingMunicipalBureauforSocialAffairs
andtheRestorationofSocialOrder

FuYanhong

Abstract:Whilethesmokeof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hadjustdissipated,thecivilwar
betweentheKuomintangandtheCommunistPartyofChinahadresumed.Theprotractedwarcreatedalargenumberof
refugees.Peiping,locatedatthegatewaytoNorthChina,becameanimportantgatheringplaceforpost-warrefugees.The
largenumberofrefugeesinPeipingandtheirdifficultlivelihoodnotonlyincreasedthegovernment’sreliefburden,but
alsoseriouslyaffectedsocialstability.Astheonlyofficialreliefagency,thePeipingMunicipalBureauforSocialAffairs
assumedtheresponsibilityofaidingtherefugees.ItsuccessivelyaddedreliefagenciessuchastheTemporaryRefugee
AdoptionCenter,theTemporaryRefugeeReceptionCommittee,andthePeipingMunicipalReliefandWelfareReview
Committee.Atthesametime,itlaunchedaseriesofreliefmeasures,suchasprovidingshelter,emergencyrelief,work
reliefandloans,whichplayedacertainpositiveroleinalleviatingthepost-warrefugeeproblemofPeiping.However,as
thewarbetweentheKuomintangandtheCommunistPartyofChinacontinuedtoexpand,thenumberofrefugees
waitingforreliefincreasedsharply,andthegovernment’slackofrelieffunds,thedefectsinitsreliefsystem,coupled
withtheconstraintsoftheturbulentsituationresultedinthelimitedeffectoftherefugeereliefworkofthePeiping
MunicipalBureauforSocialAffairs,andtheNationalGovernment’seffortstorestoresocialorderendedinfailure.
Keywords:PeipingMunicipalBureauforSocialAffairs;RefugeeRelief;Social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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